杨文骢与徐霞客游天台、雁荡比较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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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雨连三雨窗坐，长日长安无过卧；诗云独寐有寤言，天末怀人亦功课；忽忆江上徐霞客，此时深山煮白石；更忆玉堂吴澹人，起草挥毫岸其帻；因之远忆夏黄公，铁人能御列子风；因之近忆杨龙友，手弹五弦送飞鸿；返而自忆陈木叔，简韵题笺裁尺牍；寂寂作此寄阿谁，云有幽人在空谷；门前剥啄遽之使，开缄贻我琅玕字；一居江南一塞北，有想无因各称异；异者偶记十日前，屈指怪事及两贤；丹阳道上追兰棹，大华峰头载藕船；世上奇人孰胜此？每岸幽芳似季子；雅游韵语与清音，自是南州产高士；先生山斗世所尊，烟霞之外皆素臣，我将此意语龙友，当今海内尚有人！
这是明末鲁王监国时期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兵部尚书、台州忠烈之士陈函辉所作的《十日前，与吴澹人谈徐霞客雅游，而徐霞客邮书适至，因作诗兼讯杨龙友》诗。载《小寒山子集》（四库禁毁丛书本）。
陈函辉（1590-1646），原名炜，字木叔，号小寒山子，今临海城区人。少年曾读书白鹿洞。明崇祯七年（1634）进士。九年（1636），补靖江县令，废苛捐杂税，行“一条鞭”法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又完成赋额，设社学教育生员，当年有人中举；致力水利，疏浚河道，开辟良田，吏部考绩列茅一。
函辉性倜傥，好交游，嗜诗酒，多次被御史劾奏，罢职归里。在家造小楼，杜门注释《易经》。甲申变起，崇祯自缢。福王立于南京，被诏任职方主事监河南军，以母病未赴，后诏书七至，乃行。中途改赴扬州。清顺治二年(1645)，母病剧，驰归，到家母已亡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六月，南京失守，时鲁王朱以海居台州，函辉劝其监国，并侍监国至绍兴，任少詹事兼待读学士，后进东阁大学士兼礼、兵二部尚书。次年，江干兵溃，鲁王出奔。函辉返台州，哭入云峰山中，赋绝命词十首，自缢身死。清乾隆间，赐谥“忠节”。
陈函辉与徐霞客为至交，徐三次游台、荡，曾在其家“小寒山”烧灯夜话。先后与徐写了交谊诗40余首。霞客病危特请函辉为其作墓志铭。清乾隆间，赐谥忠节。
杨龙友即杨文骢（1596—1646）字龙友，贵州人，流寓金陵（今南京）。万历四十七年（一六一九）举人。历官教谕、知县。官至兵部郎中。南明弘光立，官至兵备副使，监军京口（今江苏

 HYPERLINK "http://travel.mipang.com/2656/" \o "镇江" \t "_blank" 镇江）。因与马士英有姻戚关系，故多为后世所诟病。清兵渡江，乃南走。隆武政权立，官至浙闽总督。后以率众抗击清军负重伤被执，谕降不屈，乃被杀。举家三十余口同时遇难。
杨文骢博学好古，善画山水。为“画中九友”之一，有多幅画作传世。崇祯四年（1631）所作的《秋林远岫图》，藏日本

 HYPERLINK "http://travel.mipang.com/2842/" \o "大阪" \t "_blank" 大阪市立美术馆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画有《枯木竹石图》，藏南京博物院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作《仙人村坞图》，藏故宫博物院。
从上述诗中可看出陈函辉与杨文骢、徐霞客都是好友。杨文骢还是孔尚任《桃花扇》中的戏剧人物。《桃花扇》主角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相识，还是杨文骢牵线的。但历史上的杨文骢是一位忠烈之士。他娶马士英之妹为妻，因与马有姻亲关系而被诟病。《明史》说他最后兵败被俘，不屈而死：“与监纪孙临，俱不降被戮（《明史·杨文骢传》）。”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陈函辉所交杨文骢，与陈函辉同样是一位有气节的烈士。
徐霞客与天台、雁荡关系，有其前后《游天台山日记》与《游雁荡山日记》，并经多年宣传，在浙江已经广为人知。而杨文骢游天台山与雁荡山的研究，尚鲜为人知。故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。
第一，徐霞客两游天台、雁荡，两次出游，一在一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、一在崇祯五年（1632）；均从宁海入天台。徐霞客第一次游天台、雁荡，游天台十天，游雁荡六天，共历时十六天。徐霞客第二次游天台、雁荡很特别。游天台分两个时段；一是从三月十四到三月廿日，徐霞客暂尽天台北山

 HYPERLINK "http://travel.mipang.com/16277/" \o "华顶" \t "_blank" 华顶、天封、石梁、龙皇堂、塔头、高明寺诸胜；自三月廿八日至四月初八，再游雁荡；又于四月十六折回三游天台，历赤城、琼台、桐柏、寒岩、明岩、桃源、万年诸胜。
而杨文骢游天台、雁荡则在崇祯二年（1629），缘由是与其父杨师孔（1570-1630）相约游天台。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杨师孔任浙江左参政。其性喜山水，到浙江为官，“今去浙东，一了台荡之愿（杨文骢《台荡日记》，下引同）”。杨文骢遂与父相约“明年奉母来，读书石梁、龙湫之间”。翌年七月初九，杨文骢自括苍（今丽水）出发，中经缙云

 HYPERLINK "http://travel.mipang.com/12200/" \o "仙都" \t "_blank" 仙都、登苍岭、入仙居、经临海百步而入天台。而其父早由杭州入天台万年寺，陈函辉已在天台迎候陪同，七月十三日夜与杨文骢会聚于高明寺。自七月十四至十七日，杨文骢父子与陈函辉等，游天台线路俱听杨师孔安排。杨师孔认为：游天台“当从万年始”。于是游万年、礼山中名宿雪堂师；后游石梁、华顶、天封、断桥，珍珠帘、回高明；继游国清、赤城、桐柏、琼台，七月十八赴临海，十九日自巾山陈函辉居处小寒山出游云峰寺，并夜游东湖。七月廿夜，从灵江候潮登船南下黄岩；翌日赴游雁荡。自廿一至廿四日，杨文骢父子及陈函辉等相继游老僧岩、石梁洞、谢公岭、灵峰洞、大小龙湫、能仁寺、罗汉寺等名胜，因他们所游的北雁荡，而杨师孔游兴方浓，执意要游中雁荡的玉甑峰。同行的邹静长因官禁不便随行，杨文骢亦意“欲从天台向虎林（杭州）归棹”。于是七月廿五日，杨文骢、邹静长、陈函辉等与杨师孔在雁荡分手以归。
第二，无论是徐霞客，还是杨文骢，陈函辉的居处小寒山均是他们游天台、雁荡的“中转站”。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三月，徐霞客首游天台、雁荡，有无在陈函辉居处小寒山“中转”，因无记载而不能确定；崇祯五年（1632）三四月间，徐霞客三游天台、雁荡时，在陈函辉居处小寒山“烧灯夜话”。小寒山“烧灯夜话”，在徐霞客中国旅游时史上留下难忘的一页。小寒山“烧灯夜话”不仅使徐霞客回顾了自己20多年畅游祖国山水的壮举，而且还并促成了徐霞客三游雁荡，登其绝顶，探明雁荡绝顶缘由，写下著名的《游雁荡山日记（后记）》。因此，小寒山“烧灯夜话”在徐霞客脑海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。临终之际，徐霞客命其长子专赴陈函辉处，请为之撰写墓志铭，还要求陈函辉千万不要忘记小寒山“烧灯夜话”之处：“毋忘寒山灶下（陈函辉《徐霞客墓志铭》）。”由此可见，徐霞客对小寒山“烧灯夜话”之情已是至死不渝；并成为江阴徐霞客、台州陈函辉二人友谊的永恒记忆！
而杨文骢崇祯二年（1629）七月游览天台、雁荡时，曾两次在小寒山“中转”；第一次是杨文骢父子游天台后，欲游雁荡时居小寒山；第二次是杨文骢送父杨师孔游乐清中雁荡后而返回小寒山。
小寒山本无什么名气，因陈函辉自号小寒山子，遂命名其巾山南山殿后所居之处为“小寒山”。陈函辉《乐成馆记》载：“余尝自南山岭上，岭头即海神祠，祠其表东海也哉！独孝廉陈君木叔读书处，正当南峰后，石壁数寻，壁而立。木叔语余曰：昔寒山子避俗于此，今当号‘小寒山’。山以是名，其上‘洒巾楼’，其下‘一寒斋’。旁有阁曰‘詈椒’，皆木叔自谓也。是山下临雉堞，外即灵江，向有楼名‘望江楼’（项士元《巾子山志》卷四引录）。”从中可以看出小寒山的由来与建筑状况：小寒山为一座两层楼建筑。其上陈函辉自号“洒巾楼”，是因巾山双峰因形似帢帻，相传皇华真人华胥子得道升天时堕下巾帻而成此山，故名巾山；其顶峰有“遗巾处”石刻。“洒巾楼”下为“一寒斋”，即陈函辉接客之处。旁有楼阁陈函辉自名为“詈椒”，而实名为“天际阁”。陈函辉尊崇明代忠臣杨继盛，因其号椒山，为纪念杨继盛，陈函辉遂拆椒字为“木叔”，并自号“椒子”。据杨文骢《台荡日记》记载：崇祯二年（1629）七月游天台后，于七月十九“往晤椒子于小寒山上。小寒山分巾子山之一隅，岩壑萧森，幽阴欲滴，下瞰椒江，潮声水色，日日照映眉宇，台郡名园，自无出其右者。”七月廿五，杨文骢一行游雁荡后，又归于小寒山。杨文骢欲将游天台、雁荡所作的诗画赋等合为一编，名《山水移》。杨文骢请其师邹嘉生（静长）在小寒山上为其《山水移》作序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的《杨文骢诗文三种校注·山水移》卷首还收录了邹嘉生（静长）所作的这篇序。杨文骢还作有《同邹静长老师坐木叔小寒山看雨》一诗：“众瀑一起见，潮音顷刻忙；势高城亦岸，波射阁之廊；簷溜束歌细，寒芒夺酒香；因思石梁水，添得几多长。”邹静长的《山水移序》及杨文骢《同邹静长老师坐木叔小寒山看雨》是明代惟一流传至今的有关陈函辉小寒山的诗与文，因此弥足珍贵。2010年，临海市政府在巾山小寒山遗址雕立了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、陈函辉、徐霞客三人塑像，王士性居西、陈函辉居中、徐霞客居东，再现了陈函辉与徐霞客在小寒山上的一段永恒的情谊。
第三，徐霞客旅游的目的重在考察天台、雁荡的自然地理，而杨文骢旅游的目的则重在考察天台、雁荡人文地理。徐霞客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，其成就主要在自然地理学方面。不管是前后《游天台山日记》、前后《有雁荡山日记》，还是整部《徐霞客游记》巨著，都是徐霞客在旅途中用日记形式写成的。他白天登山涉水，夜间握笔作文；记下行履所至，观察所得。徐霞客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科学的。他曾抨击批评以前的地理书“多以承袭附会”；以后在《盘江考》一文中，又批评有人“不辨端末巨细，悍然秉笔”的轻率态度。徐霞客的注重实践、不畏艰险、实事求是、献身科学的精神得到后人的崇敬。这些特点在徐霞客前后《游天台山日记》与前后《有雁荡山日记》中都有充分地体现。如徐霞客游天台山考察水珠帘时，“赤足跳草莽中，揉木缘崖”而随行的莲舟上人“却不能从”。最典型的是初游天台山考察石梁景点的探险。徐霞客不仅在仙筏桥仰视石梁，而且还竟冒险行于石梁之上：“停足仙筏桥，观石梁卧虹，飞瀑喷雪，几不欲卧……石梁即在（昙花）亭外。梁阔尺余，长三丈，架两山坳间。两飞瀑从亭左来，至桥乃合以下坠，雷轰河隤，百丈不止。余从梁上行，下瞰深潭，毛骨俱悚。梁尽，即为大石所隔，不能达前山，乃还（前《游天台山日记》）。”
石梁是天台山第一名胜，天台有句俗语：“走过石梁不算会，跌死石梁呒（没）人害”。就是说，能够走过石梁的人也不算能干，如果跌死石梁的人也没人害你。古今一般游客到石梁旅游，一般只是侧面旁观或在下仰视，很少有人能走过石梁。笔者为天台人，亦只有在年轻时数度走过石梁。石梁龙形龟脊，有些坡度，上往下走易，下往上走难。难在石梁龟脊，人很难踩稳，易左右摇晃，而石梁下面就是“千丈深渊”，易产生晕眩，无可攀援而掉下深渊，只要掉下，必死无疑。徐霞客为外地人，虽“毛骨俱悚”，但能够走过石梁，确非常人之举。徐霞客注重实践、不畏艰险、献身科学的精神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崇祯五年（1632）四月，徐霞客与族兄徐仲昭第二次游天台山和雁荡山后，专程返回到临海陈函辉居处小寒山，与陈函辉“烧灯夜话”。徐霞客向陈函辉“粗叙其半生游履之概”，当徐霞客畅谈到第二次游雁荡情景时，陈函辉便问：“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？”徐霞客“听而动色”；次日清晨已“失其所在”，徐霞客第三次向雁荡进发。过了十天，徐霞客回来向陈函辉讲述了自己终于登上雁荡山绝顶的境况：“十日而返曰：吾取间道扪萝，上龙湫三十里有荡焉，雁所家也；扳绝磴上十数里，正德（）间白云、云外两僧团瓢尚在。复上二十余里，其巅罡风逼人，有糜鹿数百群，围绕而宿，三宿而始下，其与人争奇逐胜，欲赌身命，皆此类也（钱谦益《徐霞客传》）。”此行徐霞客找到了大龙湫的真正源头，是在绝顶的南面和常云峰以北夹峙的山坞中，纠正了《大明一统志》“荡在山顶，龙湫之水，即自荡来”的错误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令陈函辉赞叹不已，最后写进了《徐霞客墓志铭》，成为对徐霞客的永恒纪念。
《徐霞客游记》的记述做到无证不信，提出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。关于怒江、澜沧、红河的流向，他怀疑《明一统志》的记载不确，为了得到明证，他于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四月，从保山到腾冲。再从腾冲到顺宁、云州，往返四月，沿途深入凋查，广博考证，最后确证三江分流入海，才写入游记。像《溯江纪源》与《江源考》一类专文，徐霞客则更是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的精心之作。徐霞客在《江源考》中最早提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“江源金沙说”，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《禹贡》“岷山导江”的传统说法。
如果说徐霞客重在考察自然地理的形，那杨文骢诗书画堪称三绝。作为一个画家，重在考察自然地理的神。
杨文骢认为：“余生长万山中，而家大人又癖嗜山水，故名山大川，往往性情相习，亦往往机缘相凑，所谓得之习惯。亦根之胎骨也（《台荡日记》）。”自然的灵性给了他创作的灵感，主要诗文集有《山水移》、《洵美堂集》等。清人莫友芝认为：“崇祯己巳（1629）七月，（杨文骢）奉其父霞标参政为天台、雁宕之游，裒其诗文图画以归，谓之《山水移》。既而该游集，附以前后一二年作，遂仍其名（《山水移·书〈《山水移〉集后》）。”杨文骢将《山水移》编为四卷、附录一卷：卷首一卷为三十七人的题品（附录），赋为《赤城山赋》一卷，传为《腐侯传》一卷，记为《台荡日记》、《画江行十二幅小记》一卷，诗为纪台荡之游以及归南京途中所作之诗歌一卷。
杨文骢1643年所作的山水图




杨文骢诗与董其昌、陈继儒、王思任等共入选时人夏云鼎编选的《崇祯八大家诗选》。清人莫友芝赞杨文骢“其诗骨挺劲岸异，已有不可一世之概”；认为：“先生值遗明残局，犹螳臂搘撑，妄思恢复，膏斧钺而不回。其志节至今侹侹有生气！诗文流传正因人重（同上）。”如《石梁看月二首》其一云：“匹练织空中，寸丝成白纻；织声动裂云，万籁不敢举；疾风与怒雷，三至不投机杼；独留好月轮，机上光楚楚；千年才一梭，何时嫁龙女？”《玉京洞上老人》诗：“岩上八十老比丘，赤霞供食月为楼；双眼自言不识字，年年惟看白云流。”又《剡溪泛月二首》其一云：“一溪白月静生烟，山色疏离镜里悬；欸乃南来帆影重，恍疑雪压子猷船。”其诗歌有如唐代王维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杨文骢往往寓情于物，许多诗作都进行了拟人化。如兰花，杨龙友善画兰，亦有多首题赞兰花之诗。“怒生老石底，有时若骂风。咄咄随清吹，有时若书空。朱颜卖桃李，而我固守穷。人各有情性，夫岂无迎逢！” 兰为花中君子，气清韵雅而不入俗流。以之拟人，体性察情，暗表心迹，其诗其性，堪为后世之范。
杨文骢的书画风格主要受同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影响，并上追黄公望、倪瓒之意趣，彰显明代士人之艺术境界。与董其昌、王时敏等大家齐名，合称“金陵九子”。据杨文骢《台荡日记》载：在缙云仙都鼎湖峰，杨文骢见而奇之，为作《鼎湖峰四面图》，携之以归。在天台高明寺圆通洞看云石上，杨文骢又作《看云图》。在雁荡大龙湫，杨文骢作《大龙湫图》。杨文骢在游天台、雁荡时所作的日记，称《台荡日记》；在游天台、雁荡时所作的赋，为《赤城山赋》；在天台、雁荡的画作，统称《台荡图》。董其昌评其画曰：“龙友生于贵族，独破天荒，所作《台荡》等图，有宋人之骨力而去其结，有元人之风雅而去其佻。余讶以为出入巨然、惠崇之间，观止矣。”
清代诗人吴梅村作《画中九友歌》，将杨龙友与董其昌、王时敏等名家同列。有诗赞龙友曰：“阿龙北固持戈矛，披图赤壁思曹刘。酒酣酒墨横江楼，蒜山落月空悠悠。” 俨然一位文武双全的勇士。近人俞剑华认为“明代画家二千余人，而能写景，知于临摹以外尚有造化者”，仅杨龙友等数十人。足显龙友卓著的艺术成就及影响。吴湖帆（1894—1968）亦言：“（董其昌文集）《容台集》题跋，称（杨文骢）龙友《台荡图》出入巨然、惠崇之间，可知龙友工力当与娄东二王（王时敏、王鉴）颉颃，不独因《九友》一歌、淮阳国殇为艺林重视也。”杨文骢的《台荡图》今已不见，唯收藏市场上流通的杨文骢《仿倪瓒山水图》，据介绍：《仿倪瓒山水图》以“一河两岸式”的布局，视点由近及远。图的下半部是前景的描绘：近处缓坡上疏林参差，孤亭临水而立，山石以侧锋折笔带皴擦画就。隔着江水，上半部表现的是中远景山貌：主体的一组山峦间有一瀑布，左右的山势起伏环抱，并以披麻皴法营造出高耸圆浑之气势。《仿倪瓒山水图》用笔苍劲，墨色淡雅、冷峻静谧的江南风景。和作者深厚的文人修养，浑然一体。正如杨文骢《台荡日记》所云：“望（天台）万年景色，郁葱混沌；如诗之晋魏，唐不必言；如画之唐宋，元不必言。”由上可以看出：徐霞客重在考察自然地理的来龙去脉，而杨文骢作为诗书画三绝的文人，更注重自然地理的大写意！
